





关键词：外来词 日语借词 词语同化 词语改造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到底有多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得到准确答案的问题了。刘正埮、
高名凯的《汉语外来词词典》 中，标示为“源日”的日语借词有 839 个。在笔者所作的
《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 中，收集到的日语借词有 2250 个。这些词进入汉语后，有的是穿
堂而过，稍显即逝，有的则是沉淀下来，有机融合，有的还生根发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学术界曾对日语借词有过不少的论述，如《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 、《谈现代汉
语中的“日语词汇”》 、《关于中日两国语言吸收外来语的对比研究》 、《“回归词”论》 、
《例谈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 、《关于当前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关于汉语对外来词的整
理与规范，也有不少学者作了专门的论述，如赵世举先生 1998 年发表《汉语对其它语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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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语的 O+V 式被改造成汉语的 V+O 式
日语中大量动宾结构的词语与句法搭配一样，表现为 0+V 的形式，即宾语在前动词在
后。如“耳搔”、“骨接”、“皮切”，“起立不能”、“步行不能”、“距离确认”、“品质保证”
等。而汉语的动宾关系绝大多数是以 V+O 形式出现。下面来看看汉语“洗手间”对日语词
“お手洗い”的承袭与改造。“お手洗い”是名词，意思是“便所の異称”（厕所的异称）。
在日本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厕所都必备洗手装置。把厕所称做“お手洗い”（洗手间）也
来得名实相符。日语的“お手洗い”变成汉语的“洗手间”，首先是专门表示语法属性和句
法关系的假名“お”、“い”被略去，而成为“手洗”，是动后宾前的动宾结构。汉语的动宾
关系则是动前宾后，故“手洗”变成了“洗手”。“洗手”在汉语中是一个动宾词组，并没
有凝合成词，意义与“厕所”沾不上边。厕所属一种建筑，加上“间”字则完成了对“厕
所”义的指称，同时也实现了由词组向“词”的转化。既改变了词性，又有了以“洗手的
地方”来引申指代“厕所”的委婉表义效果。
3. 词义的嬗变
一个词被其他语言借用后常常会发生词义上的变化，造成外来词的意义与原词的意义
不完全吻合，有的只保留原语词的一部分，有的则意义范围缩小，有的获得原词语所没有
的意义或色彩改变。日语词进入汉语后同样也会表现出了这样的变化。
“畳→踏踏咪（房间）”。日语“畳”（たたみ）进入汉语后据音而译成了“踏踏咪”，“踏
踏咪”几乎已经和“寿司”“生鱼片”一样成为日语甚至日本文化的象征。“踏踏咪”在 19
世纪下半叶就传到了中国，有多个不同写法，如“踏踏美”、“榻榻米”“塌塌美”等。这些
皆为据音写字，把同一个词写成了不同字形的词，而同时在词义理解上也出现了变化。有
的人把“踏踏咪”理解为一种日式房间，如“睡踏踏咪房间”、“装修一间踏踏咪房间”的
说法。把“踏踏咪房间”理解为“铺有木地板，地面比一般的房间稍高，没有床铺的房间，
可用来活动、会客，也可用来睡觉”。还有的人把它理解为日本的一种起“床”的作用的垫
子，故有睡“踏踏咪垫子”的说法。其实日语“畳”既不是“房间”也不是“床垫”，而是
指“日本房间铺在地板上的用灯心草编制的草垫”。日式房间没有“床”，睡觉时就在“畳”
的地板上直接铺上“敷布団”(しきぶとん)（相当于我们的厚垫被），就成为一张床了。作
为床用的“敷布団”与“畳”也是两回事。可见在借词传播过程中，由于目的语的人不能
准确理解原词意义，这种不理解可能来自于语言，也可能来自于文化差异，因而表现出了
想当然的联想或指认，从而对一个外来词作出了主观的“规定”，描绘出了一种汉化了的日
式居住方式。
4. 色彩的转换
（1）中性色彩的褒贬化
近些年来在我国大城市的一些主要街道或公共场所，如机场、车站、学校、剧场等都
设立了“自动售货机”，出售饮料等一些常用商品，投币即可自动获得所需商品。自动销售
机在日本非常普及，火车站有自动购票机，邮局有自动购买邮票机、自动购买杂志机，日
语中把这种无人售货机统称为“自動販売機”（じどうはんばいき）。“販売”在日语是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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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泛指一般意义上的“买卖”。如“販売協定（买卖协定）”、“販売促進（促进销售）”等。
汉语接受了日本的无人售货机，但对“自动贩卖机”一词却没有直接借用，原因在于“贩
卖”在现代汉语中常常带有贬义。尽管词典的解释是中性，但实际运用中却带有某种贬义
色彩。如：“商人买进货物再卖出以获取利润：～干鲜果品◇打着辩证法的旗号～不可知论
的哲学观点。”（《现代汉语词典》）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打着辩证法的旗号～不可知论的哲
学观点”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实际语言运用中，“贩卖”也都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它涉及
的大多是违法、违纪、不合道德或不雅的。如“贩卖毒品”、“贩卖文物”、“贩卖野生动物”、
“贩卖妇女儿童”、“贩卖淫秽色情出版物”、“贩卖假车票”、“贩卖盗版光碟”、“贩卖黑奴”、
“贩卖假药”、“贩卖试题”、“贩卖假币”、“贩卖个人资料”、“贩卖暴力文化”、“贩卖私货”
“贩卖文凭”“贩卖假发票”“贩卖军火”等。在它前面总会出现“打击”“查禁”“制止”“严
惩”“破获”“查处”“举报”这样带禁绝义的动词，使用的修饰语则多是“大肆”“猖狂”
“非法”这样明显带贬义的词语。从该词的行为、行为涉及的对象、对该行为采取的态度与
对策，可以看出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感情场。汉语中将“贩卖”作中性词来使用的
语境很窄，所涉及的物品只有“贩卖水果、牲畜、农产品”等少数几种，远不如用于贬义
时所涉及的物品那样广泛。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自動販売機”这样一个本来完全是
中性的指物词在进入汉语后会出现改变。
（2）贬义色彩的中性化
“族”字在日语中是词，也是词缀。作词缀时表示“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大类”。用
它构成的复合词有“ながら族（指一心二用的人）”、“暴走族”、“社用族”、“御宅族”等。
这些“族”字复合词一般是含“贬义”色彩的，构成的复合词也不多。但进入汉语后，“族”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构词能力大大增强。汉语中的“族”构词能力明显强于日语中
的“族”，除少数几个外，绝大多数“族”字词都是日语中没有的。其次是词义色彩发生了
变化。日语的词缀“族”构成指“某一类人”的词语时，往往带有贬义色彩，而在汉语则
为中性色彩。如下面 50 个词绝大多数的词义色彩都为中性。
有房族、刷卡族、有车族、爱车族、飞车族、丁克族、单身族、失车族、玩车族、
拥车族、哈日族、考研族、红唇族、酱油族、英语族、NONO 族、泥巴族、白领族、
蓝领族、金领族、粉领族、上班族、追星族、学生族、电脑族、晒卡族、波波族、借
力族、单身族、酷抠族、工薪族、购房族、隐婚族、不婚族、闪跳族、飞特族、奔奔
族、推销族、打工族、爱乐族、乐活族、发卡族、发烧族、泡吧族、工薪族、素食族、
炒汇族、炒股族、炒金族、炒房族
一种语言的词语形式属于语言的物质形式，在它的身上语言的民族性表现得最为稳定，
存在形式也最为固定，它被其他语言吸收的可能性最小。在进入一种语言时大多会被排除
在外，如能进入也会显得特别另类，如西方的字母词进入汉语之中。而词义变化起来最为
柔软，常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由于日语与汉语历史上的渊源，由于汉字在里面起着的载体
相同，视觉形式相同的作用，更使得词义的变化常以符合汉语自身规律的形式进行。在日
语词被汉语的显性改造与隐性改造过程中，最突出地会表现出“语法的词核化”、“词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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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引申式”两个特点。
语法的词核化即日语借词语法上的词根化。这是由汉语与日语语言类型的根本差异造
成的。汉语是孤立语，词是一个个词根式的语法单位，在词身上没有附着专门用来表示语
法意义的词尾。“第”、“老”、“阿”，或“化”、“性”等表示的是类型化了的词汇意义，属
构词成分而不属语法成分。当汉语的词进入句子时，不管充当什么样的成分，形成怎样的
不同语法搭配，词的身上不会发生“形态”变化。而日语是典型的粘着语，在许多词的后
面跟着专门用来表示语法属性的词尾。具有粘着语性质的日语词进入汉语时，所依附的词
尾被丢弃也就很自然了。如日语的形容动词词尾带有“だ”，做定语用要将词尾“だ”变成
“な”，做状语用会将词尾“だ”变成“に”。“広範”形容动词，基本形是“広範だ”、做定
语是“広範な”、做状语是“広範に”。它进入汉语后字形上写成了“广泛”，表示语法性质
与功能的词尾“だ”“な”“に”都没有了，“广泛（広範）”一词所有的语法性质与功能都
变成了由内在语义内蕴与关系来体现了。
词义的汉化引申式指的是日语借词使用的汉字大多数是从古汉语中传过去的，这些汉
字在日语存续期间都不同程度发生了变化。当它们再度回到汉语时，那些在日语中浸润、
流转、传播中所获、所增的意义、用法、色彩，汉语以宽容的心态待之，以自然的方式改
造之，使之与汉语本土词尽量表现为一致，看上去像是在汉语环境中也能获得一样。像
“屋”的“店铺”义，像“部”的“科以上，局以下”义，都属此类。甚至有的时候，汉民
族还会对那些本来没有关联的词语词义，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来展开联想，想当然地把它
们“理据化”、“合理化”、“本土化”。如前面谈到的“榻榻米”，就是因为汉语中没有“畳”
这个日本简体汉字，所以对它那“日本房间铺在地板上的用灯心草编制的草垫”之义不能
准确了解，故将一种草制的铺垫当作一种特制房子来理解了。这种对外来引申义的本土化
是立足于符合汉民族与汉语自身的引申规律的结果。无论是被本土所同化，还是被视为异
化而排斥，其原因是一样的，即要与汉语汉字的内在理据相吻合，要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
习惯相吻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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